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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春的三月天，京城處處繁花盛
放，繽紛悅目，美不勝收。

我和數十位香港、澳門作家一
起，踏入了玉蘭花開滿亭園的中國現
代文學館，參加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
「萬水千山總是情——歡迎港澳作家

回家」 活動。
甫走進會場，就感到了有一股熟

悉的暖意直觸心底，彷彿回到了家的
懷抱。在這個充滿文學氛圍的地方，
每一位會員都是一位獨特的故事描述
人——既寫自己的故事、情感，也寫
別人的經歷、命運，並從中反映地域
的文化特色，時代的變遷……

主人安排我們在設有名牌的位子
各自坐下，中國作家協會鐵凝主席就
率領各位首長、領導走進來了。她沒
有直接走上舞台，而是笑容滿面地向
在場的每一位作家，熱情、親切地逐
一問候，有如與久別的家人共話家
常。鐵主席很快來到我的面前，第一
句話竟然是說： 「你今天很漂亮！謝
謝送書給文學館！」

這讓我倍感溫暖，卻一下子搭不
上話，心中千言萬語，但不知該從何
說起！只是無言地微笑以對，眼前忽
地浮現出多年前和鐵主席、台灣作家
張曉風一起，在香港國際書展作兩岸
三地女性寫作經驗演講的情景，鐵主
席依然是那麼美麗可親，真的是一點
也沒變啊！

接着，鐵主席和中國作協的領
導，向我們頒發意義重大的紀念牌，
一同坐下拍大合照。在這個春暖融融
的地方，可以讓每一個作家感受到文
學的魅力，能夠一起回歸，一起探
索，一起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學之

路。
忽然之間，會場的台階上傳來一

陣哄動，原來是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
獎著名作家莫言來了，一群文學青年
粉絲把他團團圍住，爭先恐後地請他
在書上簽名。莫言抬頭見到我的時
候，立即笑着說：

「呵呵，我還記得第一次去香
港，你請我吃飯！」

他記得，我當然記得！那一次，
他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作家，我為
本地的一間雜誌約他做專訪，其間，
他無話不說，相談甚歡。告別以後，
我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莫言的電
話，他說剛才的交談意猶未盡，問我
可否一起共進晚餐，繼續探討未完的
話題。我自然欣然同意，結果相約在
九龍塘的商場餐廳，邊吃邊聊，令我
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創作心路。

這一次莫言與香港、澳門作家走
進會場，連同著名作家邱華棟、李
洱、歐陽江河等展開交流，彼此分享
寫作心得，互相啟發，彷彿一場思想
的碰撞，創作的靈感在空氣中閃爍。

現場的文學交流結束以後，我們
參觀美麗的現代文學館，看見香港作
家的手稿也在文學館展出，包括有著
名作家金庸、梁羽生、劉以鬯等的親
筆手跡，非常珍貴，每一篇文字都是
他們心血的結晶，靈魂的寫照。看
着，看着，赫然發現自己的手稿也在
一個玻璃櫃中展示，頓時有說不出的
感動。這些手稿，記錄了我在創作過
程中的心情、思想和感悟。由於現在
都是用電腦打字，保存的手稿也越來
越少了，真是非常感謝中國作家協會
與現代文學館的精心安排！

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有如香港回歸祖國母體，作家協會的
會員們也必須回歸自己的創作根源，
尋找靈感的源頭。這樣的回歸不僅是
對自己文學創作的一種探索，更是對
文學事業的一種實踐奮進。在這個回
歸的過程中，作家之間的文學交流也
得以增進，彼此的作品也可互相觀
照、互相啟發。我想，這種交流不僅
能夠豐富今後的創作，還能夠激發更
多的創意火花，讓文學之花不斷綻
放，結出碩果。

環顧四周，無論是內地的作家，
還是香港和澳門的作家，都好比是一
群追逐夢想的人，不斷地用筆尖描繪
着世間的故事，用文字述說着人類的
情感。在這個充滿着無限可能性的世
界裏，每一位作家都是一顆閃耀的星
星，在文學的天空發光發熱。

回家，真好！這裏充滿了溫馨和
歡樂，讓人感受到家的溫暖和幸福。
在這個充滿創造力的地方，每一個作
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
的才華，實現自己的夢想。讓我們一
起為文學的繁榮而繼續努力奮鬥，讓
每一個故事都成為永恆的經典。

周蜜蜜
作家、編劇，中國
作家協會會員、香
港女作家協會主
席，曾創作眾多兒
童廣播劇和電視
劇、小說、散文

集，部分作品翻譯成英文、日文、
韓文、德文、波斯文在海外出版。

回家，真好 周蜜蜜

我有兩個故鄉，北京和香港。北
京是我童年度過的地方，童年、少
年、青少年，一點一滴都留存在記憶
中，即使離開再久，去的地方再多，
也不可替代。形容北京，有太多比
喻，我最喜歡林語堂先生的比喻：北
平像是一棵古木老樹，一棵有年頭的
古老大樹。有根有幹，有枝蔓，枝繁
葉茂，根脈深入地中，枝葉得以暢
茂，地下有多深，樹就有多大。北京
根深地大，樹有多大，人心就有多
大，包容新舊兼納華洋。北京人大氣
包容的度量，別的地方難以相比，北
京人不會對外省口音的人另眼相看，
不會區分你是不是地道北京人，這一
點，很多地方做不到，香港也做不
到。看北京，要看住在那裏的常人，
他們不是學者教授科學家，是普通
人，一個中年的士司機，一個常站在
門前的街坊女人，滿口北京話，口脗
詼諧親熱，見面熟。

有一次在北京，開完會晚上要去
國家大劇院看演出，我住的北京飯店
離國家大劇院很近，飯店門前就有地
鐵，趕時間，出了酒店急忙衝下去。
先要買票，我沒有北京交通卡，人工
售票窗門關閉沒有人，只有自動售票
機，但我不會買。我站在售票機前，
北京有十多條地鐵線，我怎麼也找不

到要搭乘的一號線，開演時間就要到
了，急得我一頭汗。這會兒，身邊來
了一位年紀四十來歲的女子，伴着老
公帶着孩子，也來買地鐵票，女子見
我為難的樣子，笑着詢問原由，我說
找不到一號線，她馬上動手找到 「1_
八線」 ，不明白為什麼 「一號線」 是
這種標示？她見我要買票，又不會
買，還沒有零錢，馬上用手機支付代
我買了車票，我把手中的錢塞給她，
她怎麼也不肯收，只說： 「快上車
吧！只坐兩站就到了，別過了站。」
這件很小的事，但我忘不了。可愛的
北京人。

北京人有人情味，不論分別多
久，見面如同當初，不到五分鐘已經
找回十幾年。這次應中國作家協會邀
請，題為 「回家」 的香港作家北京
行，來了不少各方人士，都是同道中
人，曾經的領導、負責人，發表我作
品的出版社、文學刊物總編，多年不
見，一見如故，所有往事全湧上心
頭，他們對我恩誼如故，他們沒忘記
我，我又怎能忘記他們，這些支持愛
護我的人。

我是作家、劇作家，以寫北京話
劇立身得名，我曾擔任編劇的，以北
京味為立身之本的北京人民藝術劇
院，要保持的不僅是北京話和北京

味，更是北京情，北京人謙遜、禮
讓、客氣，較真兒，大氣，包容……如
果這些消失了，北京就不是北京了。

和其他地方不同，北京的文化藝
術沒有地域限制，像北京特有的京
劇、京味話劇、曲劇、相聲，不論在
北京，在外省，以至世界，都被接受
和歡迎。共融性的北京文化，值得深
入研究。中國要成為文化強國，建成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大國，北京是首
都，是重鎮橋頭堡，是中華文明的有
力見證，北京要展開文化胸懷，成為
全中國的文化中心，這是中央賦予北
京的重任，用文化藝術裝點北京，讓
每一個來北京的人不負首都之行，作
家要用文字，為標誌性的北京盡一分
力。

兩個故鄉給了我兩種文化，北京
給了我中國文化根基，香港開拓了國
際視野，我把它們在筆下融合，兩地
的文化滋養着我的創作。

何冀平
編劇，從事戲劇電
影及文學創作，戲
劇作品翻譯成多種
文字，赴世界各國
公演，曾獲多個重
要獎項。

我的北京 何冀平

這京城的四月天
在孤燈下塗寫這篇文章，腦海驀然蹦出一

句話： 「楊柳春風今日閒，一杯濁酒問青
天。」 詩人置身春風吹拂楊柳的夜間，很是悠
閒，倏忽感懷身世，叩問青天，有點傷感。

相反地，我在下筆寫這篇文章，內心卻洋
溢着喜悅，也是春天，在四月。

出了機場，轎車在機場大道高速向前行
駛，兩旁的樹木迅速向後退，映入眼簾首先是
剛從嚴冬鑽出來的莽林，大部分還在冬眠中，
偶爾閃現眸子，是樹梢上斑斑鵝黃的嫩芽。

我問司機，那些是什麼樹？
司機說：那是楊柳，春天來了，開始抽

芽。
對了，是春天的氣息。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春天的步伐已提早蒞

臨了。
常務副館長王軍先生急着帶我去看冰心墓

畔的三株櫻花，聽說是冰心的日本朋友井上靖
送她的。櫻花開得滿枝霞蔚，冰心的雕塑就在
櫻花下，襯得她更加玲瓏精緻。從這裏，彷彿
讀到她《寄小讀者》、《飛鳥集》的詩意和慧
黠。記得八十年代的她曾題贈一幀墨寶給我：

海波不住地問着岩石

岩山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
然而它這般沉默
已經過百千萬回的思索
在這春意盎然的晴朗天，不禁浮想聯翩。
我倏地想起那一年四月陪金庸到東京八王

子日本創價大學接受榮譽博士，教務長帶我們
參觀創價大學校園內紀念周恩來總理的周櫻。

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親自譜寫了周櫻之
歌。

每年四月創價大學還舉辦周櫻觀櫻會。周
櫻很有象徵意義，觀櫻會與會嘉賓憶述周櫻的
來歷、意義及影響，謳歌周恩來總理與創價學
會會長池田大作的一段深厚的中日友誼。

反觀中國現代文學館是一座花園式的建
築，滿園盛放着櫻花、玉蘭及不同品種的春
花。我在花園另一邊發現了冰心摯友巴金的墓
碑，還有艾青、老舍等人的銅像，對這些歷盡
滄桑為中國文學建立不朽功勳的巨匠，我懷着
虔誠的心，一一向他們的墓碑鞠躬膜拜。

這個文學花園的花卉開得歡暢。櫻花中不
乏純白色，玉蘭花也是剴白剴白的，是我所僅
見的。我不禁惦念起艾青四合院的玉蘭花來，
想起他四合院那一株高大挺拔的玉蘭樹，在京

期間，特別抽個空去拜訪艾夫人高瑛大姐。
邁入我所熟悉的艾青高瑛伉儷的四合院，

內心泛着激動的漣漪。一九七八年初夏，我第
一次探望詩人艾青時，是史家胡同的老舊四合
院，艾青剛從新疆北大荒返京，四合院被人佔
用，一家四口擠在一個廂房。

後來落實政策新建了四合院，明亮寬敞得
多。

我剛跨進四合院門檻，就聽到高瑛大姐的
朗朗喊聲和笑聲，年過九十一歲的她，腦子還
是那麼敏捷，只是行動有點不便，她剛剛寫了
一首小詩：

舒心的坐在小院裏／等待着第九十一個春
天／陽光一天比一天亮堂／天空一天比一天湛
藍／牆裏牆外的樹／都在微風裏搖曳／數不盡
的鴿子／像會飛的花兒／在燦爛的陽光裏／悠
然自得地飛翔／時而，忽近忽遠／時而，忽高
忽低／似乎它都在望着我／而我，也在觀望着
它們／我是它的欣賞者／它讓我的生活有無限
的樂趣／今天，它又扇動着翅膀／在小院的上
空不停的盤旋／彷彿在向我傳遞／什麼訊息／
頓時我感覺到／第九十一個春天／已經來到小
院／給我送來了溫暖……（九十一歲的高瑛寫

於二○二四年三月二日）
那株玉蘭樹燦然怒放，粉紅色的花朵有小

巴掌大，襯着藍映映的天空，顯得丰姿綽約。
這京城四月的春天！
我想起魯豫訪問高瑛大姐時的一段敘述，

難掩激動： 「探訪高瑛老人是二○○三年的四
月，就在她家的小四合院裏，我和老人就坐在
小院的一株盛開的玉蘭樹的前邊，院外不時傳
來小販的叫賣聲，還有鴿哨聲，有一群白鴿在
校園的上空，飛來飛去，小院子很漂亮，很舒
適，我覺得我面前的這位老人正在幸福地安享
晚年……」

當我走出院子，仰望晴空萬里，想起馮夢
龍說的： 「春到人間萬物鮮」 ，心旌為之搖
曳，不能自已。

彥火
原名潘耀明，出版著作二
十七種，世界華文作家聯
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會
長，現任香港文學館館
長、《明報月刊》榮譽總
編輯、《文綜》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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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歸 何佳霖

雖然很多年沒來北京了，但長城、天安門、毛主席紀念堂、故
宮、天壇，這些都是我淡忘不了的記憶。這次由中國作家協會邀請的
四十三位港澳作家到了北京，我能成為其中一員，心情自是無比激
動。這畢竟是中國的首都，作為一個詩人作家內心總有一份情懷，那
是對家國的眷戀和對民族發展的一些回望與思考。我們這次的主題體
現在 「回家」 。這是多麼親切的字眼，意味着和你同行的是家人，迎
接你的也是家人。家人的身份與名義勝於任何。而作為一名作家，我
們真正第一次感覺到 「有家」 的味道。這也許是在中國才有的特殊禮
遇。可見我們的這個大家庭不是虛空的更不是高高在上的架構。她是
充滿着感情和溫度的家園。讓我們擁抱和說話的時候，不像外人。

排除作家這個身份，或僅僅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當你感受到
這個城市的人們安居樂業，在車水馬龍中感受到他們對生活的熱望，
在亭台樓閣中看到他們的悠然自得地閒談，讓人感受到穩定和幸福的
氛圍。與炮火紛飛的一些國家相比，我為我們生活在和平的國度感到
萬分的幸運。她讓一個寫詩的人，有着詩人的尊嚴，並能夠光明正大
地熱愛詩歌和寫作；他讓一個公民，有着民族的自豪，並能以此自強
自信。這份幸福感是我在北京深深感受到的。

之前對北京的印象天氣乾燥，但這幾天比我想像中要溫潤舒
適，四周的綠意雖未深濃，但海棠和玉蘭花卻已開滿枝頭。這已成為
一個驚艷的奇景，在現代文學館兩旁的走道上，層層花色彷彿成了我
們心裏的寫照。那樣艷麗，那樣溫馨，每一樹都是怒放的生命，每一
株都是堅毅的代表。對於那些用靈魂、用筆、用心來記錄生活的人
們，他們所遇見的一草一木和每張臉孔的相逢，必是有着更深遠的意
義。這時候我想起，作家老舍在《春風》一文裏寫到： 「春風拂面，
吹散了寒冬的含意。萬物復甦，花開滿園。人們在春風中感受到生機
與希望的到來。」 尤其是在北京的春天讀這些句子的時候，我更堅信
老一輩所說的 「希望的到來」 。我深深感到心中有暖流在推着我前
行。

幾天的活動很豐富，大家都沉浸在文學交流中，這樣近距離又
深入的探討對港澳作家來說是非常珍貴和難得的機會。每個人都敞開
心扉表達自己的看法，希望在同道中能解答一些寫作上的困惑，或希
望能擦出一些火花來。在故宮，我們除了參觀古代的珍品，還看了香
港文創的藝術品專館，這對於兩地文化交流起着積極作用。天津離北
京就是兩個小時的路程，我們來到小時候就仰慕的大作家馮驥才先生
的藝術館，八十多歲的他還能親自為我們講解真讓人感動。人類發展
要傳承什麼？就是這樣樸實而高貴的精神。最讓我驚喜的是，我多年
前曾想造訪的弘一法師故居，竟然在這時候實現了。進入小小的庭
院，看到大師不同年份的筆墨，瞬間凡心得以淨化，狂心傲氣也頓
歇。人本渺小，如《紅樓夢》那句：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
溝。

一晃四天的訪問就要結束，一些舊友因為多了時間交流彼此加
深了感情。一些新友因為一兩句暖心的話就結下緣分。我多留了一天
會見幾個多年未見的朋友，相見自是寒暄過往，歲月從來不饒人，但
總有一份舊情在心裏。

離開北京的最後一個早上，我換了一身淡綠的新衣裳，獨自向
酒店附近的長安街走去，因為不熟悉也就毫無目的，但心情輕鬆，只
想找一個地方獨自呆一會兒。十來米處，幾棵粉紅色的玉蘭樹進入眼
簾，樹有三、四米高，花就從上到下地一朵接一朵，我輕輕地聞它散
出的清香，這是祖國的春天啊！旁邊還有一棵碧綠的松柏，我在樹下
逗留一會兒，才戀戀不捨地離開。馬路邊兩位站崗的哨兵正好在交接
的敬禮。他們標準的姿勢吸引了我，讓我也忍不住揚手向他們敬了個
禮。他們知道我是真誠地致敬，竟向我投來了微笑，姿態仍然筆直挺
拔。這般英氣，真讓人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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